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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徐衎2019年以来的小说创作，我大吃一

惊。不知不觉间，徐衎的小说有了如此大的变化

与进境，我姑且比喻其为“蝶变”。

徐衎近五年的作品，不仅个人特质更加突

出，可说是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语言风格，而且

这种语言风格还是变化多样的，令人惊叹。

读徐衎的小说，我首先感受到徐衎对文词近

乎“苦吟诗人”的精益求精，四万多字、五万多字的

小说，字字句句不寻常；并且，“苦吟”出的文字又是

极自然的。文学史上精致的文字也有很多，为什么

特别提出“郊寒岛瘦”呢？是因为，我感觉到徐衎文

字有一种“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的“瘦硬通神”

之感。我可以从徐衎近年的三个文本分别抽取几个

段落，管窥一下徐衎这种成熟与变化多样的语言。

首先是写于2019年的《你好，明媚》的两处

描写：“爷爷始终认为和文字打交道风险太大，宁

愿爸爸去考电工证，天天带电作业也比舞文弄墨

安全。”“小男孩小女孩一圈又一圈，在笨重的冬

天难能可贵持续表现出轻盈的品质，像寒风中的

两片叶子、两只塑料袋、两张旧报纸。”

徐衎语言文字中的比喻，在读者意想不到的

方向上，发动伏击。比如第二段，“我”看到广场

上的小男孩小女孩轻盈地玩轮滑，突然而来的比

喻却是“像寒风中的两片叶子、两只塑料袋、两张

旧报纸”。“叶子”原本是中性的词汇，不带感情色

彩，但“寒风中的两片叶子”，那就够瑟缩可怜了。

而从“塑料袋”到“旧报纸”，喻体更是一路往下，有

强烈的讽刺意味，彻底把前一句“轻盈的品质”扭

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显出“我”当时心情的糟糕。

再比如第一段，“天天带电作业也比舞文弄

墨安全”。以“带电作业”的危险反衬出爷爷对写

作这个行当的风险性判定，看似轻描淡写，实则

讽刺得厉害。

这样的文字，显出徐衎对于语言细腻的把

握，以及表达的准确、有力、成熟。

再来看徐衎写于2020年的《他杀》，随意选取

两句：“老太太眼周聚集更多皱纹，像某种海鲜紧缩

再舒张，吐出眼珠，你在哪站下？”“耳鸣是写完儿童

剧的第二幕，准备第三幕的时候出现的，第一反应

是可以增加一个知了的角色。等他决定追随施老师

的脚步，右耳的知了从一只繁衍到了三只。”

第一句，小说叙事者“他”在地铁上偶遇了一

位带着剑的老太太。这句里，用“像某种海鲜紧缩

再舒张”来形容老太太眼周皱纹聚集的样子，本

已非常准确尖新了，更了得的是“吐出眼珠”这

句，既形象，又有强烈的狰狞感，这种狠辣新颖

的笔法，不愧是徐衎的。第二段讲叙事者的耳

鸣，他“第一反应是可以增加一个知了的角色”。

读到这里，我感叹，真是敬业的写作者啊。而“右

耳的知了从一只繁衍到了三只”，非常巧妙地说

明叙事者耳鸣的症状加重了。并且，用这种小昆

虫的“繁衍”（注意，还不是简单地用类似“增加”

这样的动词）意象，就把小昆虫的某种清新、懵

懂，以及难以控制它的意味带入了文本，增添了

无奈感，又带点自嘲，让读者忍不住有点想笑。可

以注意到，这篇的语言风格与《你好，明媚》便有

点不同，它如同丝滑的织物，叙事非常从容。意大

利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曾打过一个比方，说量

子的行动轨迹造成的“场”就像织物的经纬线；

“场”其实是不连续的，只因量子的行动轨迹极微

小，远看去像是平滑的一片。徐衎《他杀》的语言

风格，便有点像是量子精细的运动轨迹，他精心

编织的经线、纬线，让文本具有极丝滑的质地，比

喻、意象又非常新颖。徐衎甚至在小说里戏谑地

放进了自己作品的题目：

女中音为自己并不高明的玩笑干笑了两声，

《小米村断代史》《绿豆》《仙》《红墙绿水黄琉璃》

《肉林执》《苹果刑》，我都看过，都喜欢……

这对于小说中文字的使用，是自然到了如同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地步。

再看写于2023年的《春季运动》：

山间四月，蚕豆花像刚出蛹的粉蝶，先天不

足。关照它们的只一位老者，住一间草房，幽静，

冬暖夏凉，门口摆缸、罐、盆、钵，存满干蚕豆。

他惊讶地发现，饿殍与浮尸相差无几。于是

拖着千斤震惊和遗憾，以及二三两漏网之鱼的窃

喜，挪着比饿殍与浮尸都肿大的两条腿逃啊逃。

路也在逃。河流在逃。所有的鱼在逃。

这篇文字有古文的韵致，而效果同样很自

然。“千斤震惊和遗憾”与“二三两漏网之鱼的窃

喜”形成骈文式的对偶，“二三两漏网之鱼”的说法

也有趣清新。“路也在逃。河流在逃。所有的鱼在

逃。”这句的排比句式，以不可能动的“路”“河流”

的“也在逃”，写出了荒年人们逃难时慌不择路的

心境，满目所见，似乎天地间只余一个“逃”字。这

里，“所有的鱼”也是来得巧妙。且语境仿佛一直

围绕着“河流”，“河流”又自带某种时间和历史的

意味，就为这场逃难赋予了深层的隐喻含义。

“个人的心灵史”以及它所折射的“婺城文化

史”似乎只能更简略地蜻蜓点水了。《他杀》充分

展开了一位创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细密的心理。

其各种心理活动的细腻、有趣、真实，与成熟多变

的小说语言相得益彰。

在评论结尾，我再引一段《他杀》：

他背手一架一架检阅书目，还行，他喜欢的索

福克勒斯、歌德、贝克特、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

马丁·麦克多纳、理查德·耶茨、科尔姆·托宾、杜鲁

门·卡波特、张爱玲都在，还有历年《故事会》合订本！

小说的叙事者“他”无意间将作者徐衎的阅

读喜好和盘托出。我也由此想到，怪不得我读徐

衎的小说时，忽然想到贾岛、孟郊——徐衎的阅

读喜好、心之所向，与这两位古代诗人可能也有

着某种契合的吧。

以“蝶变”来形容徐衎小说近五年的变化，

还是过于轻了。“蝶变”只能说明其美，却不够说

明这种变化的力量感。徐衎的小说可说是体大

虑周，同时，每一个字都是精心打磨出来的，这就

令他的作品每一篇都像庞大的水体，蕴藏丰盛，

预示着未来更多、更美丽的变化。

（作者系《西湖》编辑部主任）

徐衎小说的蝶变：“郊寒岛瘦”绘成的个人心灵史 □李 璐

对一个青年作家来说，成熟写作的开始，常

源于找到一个好的创作主题，丁小宁于2022年、

2023年发表在《收获》上的两篇小说《我以为我

是人》《我以为我是佛》即是如此。两篇小说写的

都是一个男人与一条公狗的故事，取材自有一种

诙谐，也具备一种特别的洞察力，虽然两篇小说

都刻画了极多的“狗态”，我却并不欲将之归为动

物书写。在我看来，小说完完全全是在表现人，

表现人的世界，人的遭遇和命运。当代文学史

上，写人与狗，或完全写狗的小说也不少见，但用

狗来写人，最后写到人狗不分的境界，却是少见

的。实际上，一切带有超现实的灵氛的小说作

品，都有它强大的现实基础，人和狗的传奇也是

如此。毋庸置疑，狗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城市生

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人对狗的移情正发生于

一切层面，用狗来写人，就和用人工智能来写人

一样合理、有前途，看了这两篇小说后，一定会对

这个道理恍然大悟，同时对这一取材的巧妙之处

会心莞尔。

这一故事主题却也是十分考验作者的，不仅

仅需要把人与狗的一切现实细节处理好，更要抵

达艺术的真实，也就是要写出抽象的层面。把现

实写细、写准之外，还要再往前延伸一步，跨入无

边的现实主义，成为超现实，于是离艺术的真实

就能近一大步。我们知道，这一步很难跨好，略有

一点荒腔走板，便会把荒诞变成荒唐，难以服人。

总的来说，要走好这一步，需要两个要素来支撑，

第一是稳固而有价值的问题意识，也就是为什

么一定要写这个；第二是想象力和方法，也就是

怎么把你一定要写的这个东西写出来，写好。在

丁小宁的这两篇作品里，可以看到她对于人和

狗所置身的日常生活和现实社会具备很强的观

察力，然而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这一既日常

又奇崛的故事主题，需要她在现实与超现实的

边界上准确拿捏火候，甚至是添几个字就多了，

减几个字就少了，这是虚构能力的进阶训练，必

须最大程度地揣摩怎么控制好其中的界限、转

折和轻重节奏。“我以为我是”系列看似写得单

纯明快，云淡风轻，我却能体会到文字背后其运

思的审慎和紧张，这是一个青年写作者的自我

修炼，从这两篇小说的成果来看，是卓有成效的。

《我以为我是人》中的老李是一场化工厂爆

炸事故的受害者，这场严重的事故几乎剥夺了他

做人的资格与意愿，读者对这样的现实悲剧以及

它所带来的创伤并不陌生，不过，这里的创伤所

打开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陌生化的叙事。老李

在事故之后收养了一只小狗，人狗相依为命，而

“小李”作为一条狗，却越来越想做人，人的世界

和命运的局限性，反过来成为狗的“异化”的无限

可能性。小说用一种平淡自然的手法描写想做

人的“小李”的种种行为，他回应人的语言，关注

人的活动，甚至追求人类异性。不难看出，“小

李”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老李丧失掉的生命力再

现，仿佛是老李自己重新获得了完整的躯体成长

了一次，活了一次，虽然是一条“狗命”。这一主

题在《我以为我是佛》一篇中得到更复杂的表现，

以修复佛像为生的男主人公许常，被深埋内心而

又十分扰攘的欲望所困，他不是知识分子，而是

一个普通的手艺人，是“许多常人”中的一个——

对作家来说是最不容易写好的一种人。这样的

人缺乏自觉，不容易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但并

不意味着他们的内心世界不重要，小说也借用了

“佛狗”这样一个生命对应物来描写这个普通而

缺乏自信的男人。相比较而言，《我以为我是佛》

里对人、狗两条线索的处理更为清晰，一是“阿

无”这条通佛性的狗的“还俗”之路，二是许常经

过种种探索和行动，悟到自身欲念的归属，以及

肉身与佛像的关联。这两条线索各自有其逻辑

发展，又存在着紧密交织的情节关系，不但人的

身上，而且狗的身上也带有选择本性的犹疑态度

和悬疑发展，使得“我以为”与“我是……”的问题

变得更加缠绕、厚重。

从这两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丁小宁的写作有

一种纯粹而深挚的动力，这就是属于她的问题意

识，我觉得是她的个人特色，也是她的生长点所

在。她喜欢在带有哲学意味的，种种人性与存在

的原点问题上，以小说做出个人思考，她先前发

表的《去海口》《月光》等小说，都是在讨论表象和

真相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生活中，脸、皮相、色相

意味着什么，怎样用这些东西去定义一个人的存

在。而这次她又带来了一大堆“我是谁”“我可以

认为我是谁”“我怎么知道我是谁”。这样的问题

对于那些老到的、臻于晚境的作家来说，可能带

有返璞归真的意味，但对丁小宁来说，她却是在

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对这些哲学化、理论化

的问题感兴趣，这不但带来许多自我挑战，甚至

会有一点吃亏，因为要表现这些主题，必然要触

及更多理念化的思辨，就小说而言，要有更形式

化、风格化的故事去承载和消化这些问题。先前

丁小宁在创作关于“脸”的小说时，是调动了自己

的女性与成长经验，而“我以为我是”系列作品，

则进一步创造出了客观化的叙事对象，在普遍性

意义上对人的本真问题的表现力、想象力大大加

强了，让人刮目相看。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丁小宁：问题意识与想象力 □张屏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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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对谈中，薛超伟用“本能写作”这一概念

来描述自己在系统接受创意写作训练以前的写作：

“高中时我喜欢看青春疼痛小说，上大学后，我开始

试着去写，故事大多是青春的、恋爱的、伤感的。本

能写作，主要指这一阶段。”而学院化的写作训练带

来的写作自觉则源于语言和逻辑层面的调整。和

一些写作者刻意撇清不同，有着“后青春文学”的自

我定位，薛超伟仍对郭敬明这一同样借助新概念作

文大赛稍早出道的小说同行有所认可：“他那种沉

潜的、对自己内心非常关注的写法，很吸引我。”但

和郭敬明不同，所谓“对内心的关注”，具体到薛超

伟的小说中，表现为一种去矫饰、反套路、反类型化

的心灵状态描摹，聚焦个体情绪的激发、波动以及

随之产生的感受差异，少年独有的灵气和真气由此

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新理解薛超伟提出的

“本能写作”，或许可以想象一种青年文学的理想形

态：在部分获取文学写作的技术和经验之后，依然

珍视、尊重和依赖青年朦胧的感知力、想象力、判断

力和行动的能力，回到“青年”的起点重新认识和检

视自我生成的元气与可能性，然后开始写作。

缘此，去技术化的感同身受，既是返璞归真，也

是青年作家重新发现自我潜能、重新联结自我与世

界的文学超克。当“少年感”有沦为话语泡沫的危

险时，我们可能忽视真正的“少年感”恰恰源于少年

的本能。我注意到，薛超伟的小说集《隐语》出版

前后，出版商有意打造的“社恐”“内向”等标签和

相应的话题营销，对于当下的出版市场而言，由商

业资本和技术介入所引导的话题生产和IP运作成

为一种常态，这种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一方面

诱导着市场环境下的文学阅读和消费，也在另一

方面影响着作家的写作。当我们提出今天青年作

家的写作存在普遍的去历史化和现实经验匮乏的

缺陷时，一个可能忽视的点在于，尽管今天的写作

者没有直接接触现实事件，但身处社交媒体时代，

触手可及的资讯、话题和事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

构成他们的文学田野。因而，写作者通向辽阔世

界的方法、路径和经验结构可能基于一种对公共

议题的搜集、辨析、拆解和重组的能力，并由此置

换成为自我的认知经验，重塑个体的感觉结构，并

生产出“适配”的文学。因此，纯粹技术化和IP化

的写作有可能是借助甚至是迎合外在经验和知识

抵达外部世界，交割和摒弃自我感知能力的“预

制”写作。

从这一角度出发，与出版营销相对照，可以将

薛超伟的小说视作一种消解文学的公共议题性和

过度技术化弊病、复兴青年感知能力的写作。《上

海病人》中的陈秋是典型的“社恐”，任何与外界的

沟通都成为她的负担，“什么都不要发生”是生活

的最好状态。然而小说对“社恐”心理的刻画并不

过度依赖不同主体间的交际和冲突，而是聚焦个

体内心的自我纠缠和犹疑。小说写到陈秋在病房

陪护时对同屋病人的社交恐惧“超过了她对父亲

的担忧”，但陪护期间的独居生活又让她短暂地拥

有了独处空间，“如果父亲死了，在这里的生活就

终结了。想着想着她就变得难受”，类似的情绪波

动还有陪护母亲时产生的“等待事情发生”的诡异

想法，以及拒绝王庆辉亲密行为后不断产生的“羞

耻的回味”。小说所表现的，是陈秋清醒意识到自

己心灵的越轨、恍惚和冲突的瞬间，以及察觉到这

种心灵纠缠后尝试将之压抑的、转瞬即逝的“临界

状态”，小说也借由这种心理的波动完成叙事动力

和张力的累积。因此，尽管故事背景所设定的魔

都上海和不断出现的病人形象都可以视作是后现

代社会的某种症候和隐喻，但小说对于“社恐”的

刻画本身却是偏离了社会学属性的人性聚焦，类

似的描写在《同屋》中也有所涉及。当我们可以任

意套用时兴的MBTI人格类型去对应薛超伟小说

中的人物类型时，《上海病人》等小说对于“社恐”群

体的书写恰恰是“去群像化”的。

《化鹤》空灵、纯真的整体文学气质容易让人联

想到汪曾祺，对应前述薛超伟所说的“对内心的关

注”，或许可以将之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传统

加以讨论，这种抒情性来源于少年之眼观看所居佛

堂时敏锐又懵懂的感知能力，是少年心怀心事和秘

密后所萌动出的生命涟漪：“他不为陷入虚幻感到

苦恼，苦恼已经足够多了”，“即使他已经过得很辛

苦了，他也想象不了那样的人生”，“他不跟父亲说

水缸的秘密，有些事，他是准备忘掉的”，演山带有

生命原初的真气，他的心事和思索不是故作深沉，

而是孩童生而为人、与生俱来反身向内的生命本

能。演山所感受到的无力和心态的起伏，也恰恰是

生之有限面对虚无和消亡时所独有的情愫，这种情

愫与年岁和经验并无直接关联，即使演山并不能完

全理解佛理，但这并不妨碍他能感受到明寂堂“和

小小的他，以及内里更小的心脏，是相映的”；演山

所感受到的世界的幽微不可解，以及自己有意铸成

的万物间新的逻辑，可能是《隐喻》中谜面和谜底之

间的关联，即使解开谜语的悟性和知识量有限，但

并不影响闲趣、探索欲和对生命隐微之处玄想的生

发。从这一层面来说，薛超伟的创作或许具有同样

的逻辑，写作本身即是一种朦胧的生活状态，一种

感受并想象自我与世界关联，然后用文字凝固片刻

玄思和感知的“无空讲”，谜底是什么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写作者本身能够清醒意识到自己有不借外

力进行感知、思想和行动的生命本能。

2022年，“花城关注”最后一期的主题是“新青

年/新文学”，我再次提到青年作家不应只是回到

“文学”的起点做一个技术娴熟的文学手艺人，还要

回到“青年”的起点，再造真正“青年性”的思想和行

动能力。在讨论薛超伟的《化鹤》时，我谈到少年心

和文学的真诚质朴——“当此少年，感此少年之世

界”，也是强调青年自身具备的原力和元气。突出

“青年性”而非“文学性”，正是希冀作为主体和行动

者的青年首先去发现和认识自我的潜能和局限，珍

惜、珍视青年内生的元气和可能性，成为思想者和

行动者，然后通向更广阔的世界。只有在这个意义

上开始的写作，才有可能是真正“青年”的。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虽然并没有穷尽赵雨的全部小说作品，但就

我所接触到的部分作品的阅读印象来说，约略可

以将他的创作分成“内倾性”与“外向性”两种不

同书写类型。所谓“内倾性”，就是作家的关注视

点更多地落在了人物内在的主体精神世界的聚

焦与透视上，而“外向性”，则是指作家的关注视

点更多地聚焦到了自我之外更广大的人群身上。

外向性的代表作品之一，就是以一个具体

的地名来作为小说标题的《桥头严》。这部中篇

小说，尽管如同赵雨的一些其他作品一样采用

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这个少年的“我”所

承担的，却只是一个观察者的功能。真正可以

被看作是群体性主人公的，是生活于桥头严的

那些芸芸众生。桥头严，是江南水乡中一个典

型的小村庄。“我十五岁前大半时光在此度过，

对住户们熟稔于心，其中有亲人、族人、邻里、外

乡人。”“如今桥头严不在了，想起故人旧事，仅

记之。”因为作品所集中讲述的，是“我”少年记

忆中桥头严的那些故人旧事，所以《桥头严》也

可以被纳入所谓少年叙事的范畴之中。虽然只

是一部中篇小说，作家却大胆征用了从第一章

一直到第五章这样一种看上去多少类似于长篇

小说的结构方式。具体来说，第一章所集中讲

述的，是眯眯阿太与小太公、小太婆他们夫妇之

间的故事；第二章聚焦的，是“我”的亲人们，从

阿太，到大舅、小舅以及林家表舅们的故事；第

三章聚焦的，是生与死以及大舅和小月仙他们

的“关杜仙”也即能够“神游阴阳两界”的故事；

第四章关注的，是与水有着密切关联的吕上游

养鱼和小外公养鸭的故事；第五章聚焦的，是桥

头严因洪水而消亡以及即将外出求学的“我”辞

别众乡亲的故事。一部篇幅有限的小说中，不

仅出现了众多的人物，而且其中的若干人物还

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件事情。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那位

率先登场的瞎子眯眯阿太。他之所以被称为眯

眯阿太，或许就因为他的双眼总是会眯成一条

线。由于有远在台湾的哥哥经济上的鼎力支

持，眯眯阿太终于和一个丑妇人结为夫妻。丑

妇人在婚后不动声色地偷窃家里的东西固然令

人憎恶，但她留下的那封信里“混蛋瞎子一不顺

心就打老娘，打得那么狠，老娘受他恶气……”

的相关话语所透露出的，却也很可能是眯眯阿

太由于长期独居所导致的某种心理严重扭曲的

结果。仅此一笔，我们就不难感觉到赵雨对人

性的开掘勘探之深。

但相比较而言，更能体现赵雨艺术表现能

力的，恐怕却是那些具有突出内倾性特点的小

说。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分别是《岭上》与

《流萤蜗牛》。《岭上》之所以被命名为“岭上”，乃

因为主要的故事情节，也即“我”与小若他们俩

的意外邂逅发生在建有两座禅寺的蒲脊岭上。

“我”之所以会在大年三十一个人出现在蒲脊岭

上，不仅因为抚养了自己十八年的奶奶去世，而

且更因为自己身世的暧昧不明：“明知她正是我

最该感激的那个人，在父母将我遗弃时接纳我，

真实的感受则是无法接受这么一位和我共度了

十来年家人时光的老人和我没有一点血缘关

系。”与“我”的身世不明形成某种呼应的，是小

若的身世悲凉。老伴病逝后，爷爷来灵峰寺出

家，成为云逝法师。不料又过了若干年，小若的

父母突然因车祸而双双身亡。万般无奈的情况

下，爷爷也即云逝法师只好把小若接到身边。

一僧一俗的爷孙俩，就这么生活在灵峰寺旁

边。但就在“我”留宿在山顶也即岭上的这一

晚，云逝法师却因病而圆寂。小说结尾处，“我”

和小若两位年轻的身世畸零者，相互交换信物，

相约下一次在那株于石缝里长出来的槲寄生树

下见面。《流萤蜗牛》的命名，主要因为萤火虫和

蜗牛这两种事物，凝结着三位年轻人的孤寂人

生。一位是居住于对门的和“我”一样毕业于市

场营销专业的男青年。经历了一段在街头散发

传单以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后，他终于被一家贸

易公司聘用。由于不能把蜗牛带到员工宿舍去

养，便把蜗牛的饲养任务临时托付给了居住在对

面的“我”。不知道是由于考试的压力，抑或是母

亲管教甚严的缘故，依照她后爸的说法，曾经和

“我”一起去捕捉萤火虫的高三女生李佳仪“就是

个谎话精，满嘴跑火车，没一句话可信”。而身兼

叙述者功能的“我”，虽然已经大学毕业，但由于

一味地逃避父亲离异后半路组建的家庭的缘故，

宁可一个人在外百无聊赖地租房独居，也不愿意

回去和父亲他们生活在一起。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的是，由于物物相克的原理，“我”和李佳仪费尽心

机捕捉回来的萤火虫，竟然在一夜之间，就把对面

青年寄养在“我”这里的那只蜗牛给不动声色地灭

掉了。虽然明确的寓意还一时难以捉摸，但这一

情节设定中某种象征意味的存在，却是不容否定

的一种文本事实。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那么，赵雨以《桥头严》

为代表的外向性书写所传承的，极有可能是汪曾

祺那样一种更多注重于地方风物的小说传统，而

与《岭上》《流萤蜗牛》这样一些内倾性作品紧密

相关的，则很显然是郁达夫那样一种更多表现畸

零者的小说传统。依照我个人一种真切的阅读

感受，对前者虽然不能进行简单粗暴的否定，但

从赵雨的个人艺术气质，再加上目前的创作状况

来判断，他似乎还是应该在内倾性书写上做更多

的努力。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雨：游走在内倾性与外向性书写之间 □王春林

浙江是中国现当代浙江是中国现当代

小说创作的重镇之一小说创作的重镇之一。。

近年来近年来，，许多青年作家许多青年作家

接续这一深厚文脉接续这一深厚文脉，，扎扎

根生活根生活，，潜心创作潜心创作，，成成

为为““新浙派新浙派””的生力军的生力军，，

其中其中，，青年作家薛超伟青年作家薛超伟、、

赵雨赵雨、、丁小宁丁小宁、、徐徐衎衎以各以各

自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自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

考考、、对小说文体的探索对小说文体的探索

等备受关注等备受关注。。本期刊发本期刊发44

篇评论文章篇评论文章，，重点论述重点论述

他们近期小说的创作走他们近期小说的创作走

向向，，分析其代表作品的分析其代表作品的

文本价值文本价值。。

———编—编 者者

薛超伟：回到“青年”的起点，珍视内生的元气 □何 平


